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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樣，對方還是一個大姑娘，被
自己在臀上打了兩巴掌，自然是很難堪的
事，而偏偏又被那個舟子看見了，為了避免
張揚出去，她才叫他跳下水去，而水中一定
也還有著別人在那裡等著……」

想到這裡，他再也不替那舟子擔心了，
乃拱拱手道：

「剛才非常冒昧，由於在下一時粗心，
以為是我的同伴……」

那女子非常開心，連忙問道： 「她是你
的同伴？她姓什麼？叫什麼？今年多大了？
」

金蒲孤道： 「她姓黃名鶯，今年大概是
十八九歲吧！」

那女子又想了一下道：
「黃鶯！十八九歲，世上像她那般的人

不多，怎麼以前沒有聽說過呢？」
金蒲孤聽她如此一說，越發肯定她是武

林中人，心中倒是一定，俱屬武林同道，多
少總還好說話一點，乃笑笑道： 「她住在一
個很偏僻的地方，最近才出來……」

那女子點點頭道：
「這就差不多，你連她的歲數都弄不清

楚，可見不是你的妹妹，照年齡看，也不可
能是你的女兒！她是你的什麼人呢？你的侄
女兒，外甥女兒？」

金蒲孤道： 「什麼人都不是，我們祇是

同伴，也可以稱是朋友。」
那女子一呆道： 「朋友？不是你的老

婆？」
金蒲孤不樂地道： 「自然不是，你怎麼

想到這上面去了；她還是個小孩子！」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 「十八九歲的大姑

娘還是個小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金蒲孤道： 「在下雖然比她大不了幾歲

……」
那女子搶著道： 「你剛才把我當作她

了！」
金蒲孤點頭道：
「是的！所以才會做出那種冒昧的舉

動，因為她年紀雖然不小，由於很少與世人
接觸，童心未泯，有時不免淘氣天真，我才
跟她開個小玩笑……」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
「你們非親非故，年齡相差不到十歲，

除非是你自己的老婆，否則你對任何一個女
子都不能用那種方法開玩笑，要不然你就是
個好色的淫徒……」

金蒲孤被她說得滿臉通紅，心中雖然十
分生氣，但是因為屈在己方，兀自發作不
得，祇好低頭無語！

那女子卻不放鬆地緊逼著他問道： 「你
為什麼不說話？」

金蒲孤忍住性子道： 「在下無話可說！

」
那女子的臉色才和緩一點，笑笑道：

「那你是自己認錯了！」
金蒲孤慨然道： 「在下一開始就已自承

錯誤！」
那女子微笑道：
「你能勇於認過，猶不失為一條光明磊

落的漢子，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金蒲孤道： 「在下金蒲孤！」
那女子微微一震道：
「使用金僕站長箭，殘除十六凶人，青

蓮山莊中逼死石廣琪的金蒲孤大俠！」
金蒲孤微有赧色道： 「在下正是，姑娘

既知踐名，想必也天武林中中……」那女子
連忙道：

「不！我不是武林中人，也不曾在江湖
走動過，說出名姓來，你也不會知道的！」

金蒲孤微異道： 「姑娘既不是武林中
人，怎麼對江湖事故如此清楚呢？」

那女子笑笑道： 「那是為了好玩，這此
閒話暫時可以不提，我先問你，你心中可有
娶那個姓黃的女子的打算！」

金蒲孤覺得這個女子的閒事實在管得太
多了，不禁怫然地道： 「姑娘問這作什？」

那女子臉色微微一紅道：
「聽你已往的行事，我覺得你猶不失為

一個方正君子，困此我才有此一問，因為你
能對那女子採取這種猥瑣的行動，一定是你
們的愛情已經到了論婚娶的階段！」。

金蒲孤曬然失笑道：
「這是從何說起呢？我與黃姑娘見面不

過才三四天！那裡談得上這些呢！」
那女子怒道： 「你對於一個剛認識的女

子就如此隨便！」 （一三五）

「別擔心，這些都是你姑姑她們給的
錢。鄉下人很重視第一印象，如果你大過謙
卑，會讓他們看扁你，所以無論服裝也好。
態度也好，絕對不能表現得大興奮或戰戰兢
兢的樣子。」

被她帶著四處亂轉之時，我不由自主地
沉醉在她強烈的特殊魅力裡。

在火車上，我終於有機會詳細詢問美也
子的身世。前面曾經提到八墓村除了田治見
家族之外，還有另一戶有錢人家野村，美也
子就是野村家的當家主人莊吉的弟媳，莊吉
的弟弟達雄是她的丈夫。

「你先生從事什麼工作？」
「他曾經經營一家電機器具製造工廠，

這方面我完全不懂，但是戰爭期間電機業的
景氣非常好，我們因此發了一筆戰爭財。」

「你先生什麼時候去世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也就是

日本即將戰敗的時候。他因為喝酒過多，腦
溢血死亡。」

「去世的時候還很年輕吧！」
我的問題問得她哈哈大笑。
「我們之間相差十歲，若說年輕嘛，應

該也可以算年輕。沒想到他會突然死去，害
我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先生的
合夥人是位正人君子，他負起所有的責任，
還清清楚楚地將利潤算給我，因此我的生活
不虞匱乏。」

「你跟慎大郎交往很久了嗎？」
我盡可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但還是無法阻止她那閃電般

的視線直窺我的眼底。
「我們認識的時間並不很長，因為大家是同鄉，很早以前就

聽過他的名字，也聽說他當軍人，最初是我先生主動與他攀關
係，戰爭期間軍人當道，如果沒有軍方的保護，各方面的待遇就
差很多；所以我們經常招待他到家裡吃飯，或是到外面喝酒……
」

「你先生去世之後還繼續交往嗎？」
「我們一直都有來往。自從我先生去世之後，我的心情非常

悲傷，慎大郎便時常安慰我，況且我們是同鄉，所以感覺上比較
親近，老實說，我討厭軍人，祇不過戰爭期間能認識參謀本部的
人，也可以得到許多消息。從這一點來看，好像是我在利用他。
」

據說戰爭情勢對日本不利的時候，美也子曾經收購許多鑽
石、黃金等貴金屬，因此才能擁有相當龐大的財富。她就是這麼
奇特的女人，具有日本女人少見的大膽與行動力。

「聽說慎太郎現在還沒結婚，他住在田治見家嗎？」
「不，他雖然單身，但不是祇有一個人住，他還有一個妹妹

叫典子。至於這個典子嘛……」
美也子忽然閉口不說話，使我不禁抬起眼睛。看見她尷尬的

神情，反而使我更想繼續追問下去。 「她怎樣？」
美也子為難地清潔喉嚨。 （二十二）

獨自一個立在那門外，自言自語道： 「世間有這等標緻女子，我
蔣青巖這日好佳遇也。那小姐幾番在扇兒旁邊將我偷覷，十分垂盼於
我；便是那兩個女子，也都是妙人。我想那自觀和尚之言，莫非就是
此處？若在此處，便不該有這番驚阻了。」又轉想道： 「差矣，差
矣！世間哪得有一見便成的事，從來佳人才子，要得成就姻緣，也不
知費多少精神，耽幾多歲月。況我今日，也可謂受用了，祇恨不曾問
得他的姓名。我於今再等一等他，怕那兩個女伴再出來之時，待我問
他一個詳細。」正癡疑間，祇聽得牆頭上有人低低說道： 「蔣秀才，
蔣秀才，老夫人來了，你可速速回去。」蔣青巖抬起頭來，到不見
人。蔣青巖心荒，祇得長歎一聲，尋路而回。剛起不止三五步，忽然
住了腳，看見那蒼苔之上，有三雙小腳印。蔣青巖認得他三人先時站
的方向，忙忙低下頭去，伏在小姐那雙小腳印上，聞了又聞，嗅了又
嗅，低低說道： 「僚的小姐好香也，我蔣青巖不知幾時才得親手捏一
捏兒。」

留連半晌，抬起頭來，見日已西沉，匆匆走出園來，忘了來時的
舊路。正在左右顧盼之間，剛剛遇著一個白頭老翁，倚杖而來。蔣青
巖上前迎住，拱手問道： 「老丈，這裡到苧蘿山，從哪一條路去？」
那老翁用杖指著道： 「一直西去，過了五個山崗，便是苧蘿山了，老
夫也有一半路同行。」蔣青巖聞言甚喜，讓老翁前行，自己隨後，一
面行一面問那老翁道： 「方纔那個後桃源，是誰家的園子？」那老翁
道： 「秀才，你原來不知，這便是陳朝湖州刺史華中葵老先生的隱
居。他因陳亡不肯仕隋，造這所園子，隱居於此，十餘年不入城市
了，半月前約了敝山兩個老友，同去遊雁蕩去了。」蔣青巖聞言，大
驚道： 「原來就是我中葵姑父，我幼時聞得先人常說他襟懷曠達，雖
少年青紫，絕不矜誇。自陳亡之後，杳無消耗，誰知隱居在此。」心
中十分歡喜，想道： 「方纔那女子不是我表妹，便是他的妹子，我不
免再問那老翁一問。」 說道： 「如此看來，那華老先生真是一個高
人了，可知他有幾個兒子？」

那老翁道： 「問起這件事來，真個天道無知。那華老先生為人
極其仁厚，他夫婦今年是望六的年紀，房中也有幾個姬妾侍兒，都不
生育，竟做了伯道無兒。且喜中郎有女，夫人蔣氏，一連生了三個女
兒，長的名喚柔玉，第二掌珠，第三步蓮。聞得這三個女兒，都是天
姿絕世，才學驚人的，大女兒柔玉，又是這三人中的白眉，才色更
勝。那華老先生愛之如寶，誓要選天下三個絕頂的才子，方才嫁他，
因此尚未許人。」 （十）

雖然口中否認，但是辜仲暘錯愕的
表情卻出賣了自己。

「兄弟，別這麼驚訝，想當初我還
不是遇見仲柔之後，就從夜店王子變成
現在的新好男人。」

看好友一臉傻住的表情，沈志傑能
瞭解，因為愛跟喜歡不同，愛的份量比
喜歡重多了。

「可是，我跟她認識的時間很短
……」

但真的短嗎？辜仲暘的臉上浮現疑
惑，他想起第一次見到歐嘉芝時，就覺
得她很熟悉。

她住的地方，他覺得熟悉。
她的聲音，他覺得熟悉。
連她講的話，他也覺得熟悉。
真是見鬼了！
這棵樹叫作黃金風鈴木，當它開滿

花時，整棵樹會像是系滿了黃色絲帶，
彷彿是盼望著思念的人回家。

她的聲音又在他的耳朵裡響起。
是不是有什麼很重要的事，他該死

的把它給忘了？
「那我現在該怎麼做？」

從沒愛上過任何女人的辜仲暘，真
的不知道現在該怎麼做，所以祇好向他
的好兄弟求援。

「拜託，你既然喜歡上一個女人，
當然是立刻想法子去泡她啊！嘖嘖，問
這什麼爛問題。」

沈志傑搖搖頭，果然，陷在愛情裡
的，統統是傻瓜。

「老闆，維修廠的人把車子開回來
了，要你簽收。」小雅打內線進來說。
她的車修了好幾天了，終於修好了。

「你幫我簽收就好，我現在在忙。
」

阿姨昨天打電話來約說今天中午要
吃飯，那她下午可能就不回店裡了，所
以手邊的工作得先處理掉才行。

「怪了，上次那張設計草稿跑哪裡
去了？」歐嘉芝忘了上回把一張新娘頭

紗 的 設 計 草 稿 放 在 哪
了。

她最近實在太不專
心了，一顆心常魂不守
舍的，真糟！

在桌上東翻西翻也
找不到，於是她開始把
抽 屜 一 層 一 層 打 開 來
找。

打開最底層的抽屜
時，一張Gordon的笑臉
不經意地出現，她停下
原本翻找的動作，把那
疊圖紙拿了出來。

這些是Gordon剛消
失不見時，她每次一想
起他，就會拿張圖紙把
他的臉畫下，沒想到半
年來，竟然畫了整整一
疊。

她輕輕歎了口氣，
又把圖紙塞回抽屜裡。
那天她不小心失控了，竟然在辜仲暘的
面前流眼淚！

他為什麼要抱她？
而且，自己為什麼這麼想念他溫暖

的胸膛？啊！不想了，真是個擾人的混
蛋，老喜歡做一些奇怪的事讓她煩心。
反正工作的情緒被打斷了之後，也很難
再繼續下去，於是歐嘉芝把東西收一
收，準備赴約去吃飯。

歐嘉芝把車子停在金典酒店的地下
停車場，然後再搭電梯到八樓的餐廳。
怪了，爸跟阿姨幹嘛不約在醫院附近的
餐廳就好，何必約在這麼遠的地方？雖
然這間餐廳的氣氛的確很好。 「歐小
姐，你好。」餐廳外的領班還認得她的
臉孔。

「你好。我爸應該有先預約吧？」
喜歡到這家餐廳用餐的政商名流太

多了，所以就算是會員，如果不事先預
約，也是沒位子的。（四十四）

神情疑惑道： 「怪，這些事，我全知道，對
了，明祚最後，崇禎皇帝在反賊李自成破城應該
之後，在煤山自盡，接著，便是滿族進關，建立
滿清皇朝。」

這一直，輪到齊白目瞪口呆，但是他立即找
到了解釋：這是一個五百年的老鬼，老鬼不會一
直自困在這古宅之中，說不定雲遊四方，剛才看
他的情形，就像是才外出歸來，那麼，他知道這
五百年來，世上發生過一些什麼事，自然不足為
奇。

齊白想到了這一點心中暗自慶幸，心想若是
他 「下旨」要自己將那五百年的歷史詳細講給他
聽，倒也是一件麻煩事。

這時， 「建文帝」又皺起眉： 「朕餓了，又
思飲酒，你且去備來。」

齊白直跳了起來，嚷： 「我怎知酒菜在何
處？況且你，你……根本是鬼……如何還要進
食？」

「建文帝」神情茫然： 「感到飢餓，自當進
食。」

齊白又是疑惑，又是驚駭： 「這宅子那麼
大，你可知糧食貯存何處？」

「建文帝」翻著眼： 「自有僕役準備，我怎
知道？」

齊白苦笑： 「你可是自歸天之後，魂魄一直
雲遊在外，至今方歸？」

「建文帝」好像連這一點也不能肯定，祇是
側著頭想，一句話也說不上來，齊白無法掩飾：
「總是你對這宅子熟些，我們一起去找。」

第十部：小桃花源
「建文帝」還老大不願，可是在齊白一再催

促之下，再加上他可能也真的肚餓了，所以才勉
強答應。兩人——應該說一人一鬼一起在古宅中
尋找——

（齊白說到這裡，我就道： 「還是兩人，那
個 『建文帝』，不是鬼，是人。」）

（齊白搖頭： 「不管他是人是鬼，他絕對是
那古宅的主人，不然，不會對一切暗門秘道，那
麼熟悉。」）

（白素提出了折衷的說法： 「會不會有人無
意發現了古宅，進來之後，日子久了，就自以為
是建文帝？」）

（我和齊白一起叫： 「不是，是他進來之
後，叫建文帝的靈魂附了體。」）

（我應該是最接近的解釋。）
他們在古宅中尋找食物，那古宅極大，看來

「建文帝」對於廚房、倉庫那一帶，也不是十分
熟悉（這更合乎他的身份），所以在尋找的過程
之中，也頗有趣味，齊白更是如入寶山，古宅中
的每一樣東西，都引起他的一陣讚歎，他不止一
次地道： 「我進過中外古墓無數，沒有比這更偉
大的了。」

他又道： 「我看，天下除了秦始皇陵墓
之，規模最大的古陵應該是這裡了。」

他說得次數多了， 「建文帝」十分惱怒：
「你胡說八道什麼？這是行宮，不是陵墓。」

齊白暗中吐了吐舌頭，沒有辯什麼，心中卻
在想：住了你這個幾百年的老鬼，還不是古墓
嗎？ （六十）


